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十二笑
第一笑  癡愚女遇癡愚漢

　　堪笑裙釵本是愚，鬚眉何事也同癡。　　世間惟有泥兒蠢，愛殺泥兒亦是泥。

　　世上人道自己口能言，眼能動，手能持，足能行，心兒會得隨機應變，百般靈巧，比著那泥做的人，塊然無知者豈不天懸地

隔，所以人若罵了泥塑木雕的，就是極蠢的漢子，也要發三分火性，不肯甘心忍受。至於見了粉面佳人，愛者只比著嫦娥下降，或

比著洛浦臨凡，也有稱贊他是如花的，也有稱贊他是如玉的。若把來比做泥美人，便是死標緻欠風情的雅□了。然世眼多迷，再不
悟到如花似玉者，究竟是一具粉骷髏，憑他絕世無雙，少不得化為泥土，所以昔賢有句云：

　　西施塚上泥三尺，誰識亡吳即此人。

　　且再說當初有個秀士，偶步到一古剎中，見山門內供養著彌勒菩薩，攤開胸，張開口，像個大笑的模樣。乃心上思忖道：「別

位菩薩都莊嚴端坐，令人肅然瞻仰，何獨這位菩薩好不尊重，在那裡無端嘻笑，不知他笑著恁麼來？」因見一個老僧坐在佛殿之

側，那秀士便指著彌勒向前動問道：「和尚，你可曉得這位菩薩為何而笑？」老僧答言道：「不笑恁麼，卻笑居士。」那秀士聞

言，錯愕半晌，乃又問道：「弟子未來時，他已先在那裡笑，就是弟子轉身去了，他也未嘗不笑，和尚你又何主見，偏說笑我？」

那老僧聽了這話，呵呵大笑起來道：「居士原來不理會，泥人常笑活泥人。」那秀士聽見和尚說出這兩句話頭，也呵呵冷笑一聲，

道：「和尚，你這兩句話頭忒講得稀奇了。菩薩本來也是泥塑的，說他是個泥人，三歲孩子都理會得。人為萬類之靈，有知有覺，

百骸俱動，如何喚做活泥人起來？」老僧道：「居士，你若不厭老僧饒舌，待我和盤托出，與你點破機關，大家笑笑，何如？」秀

士遂向老僧稽首道：「弟子願聞領教。」

　　老僧道：「而今世上人，貪財者迷戀金銀，卻不省得財是土塊，死後一文將不去。貪色者迷戀紅顏，卻不省得色是粉鬼，英雄

盡向此中埋。貪功名者，迷戀著高官大爵，卻不省得官爵是雪裝獅子，頃刻便瓦解冰消。彌勒菩薩常住在虛空，見此世人種種迷

戀，呼之不醒，喚之不靈，實為可悲可憫，欲待痛哭勸化，卻沒有許多眼淚，無可奈何，所以只得付之一笑。你看他這一笑時不打

緊，真個笑得眼睛沒縫，雙唇不合，尚然出不得他大肚子裡的悶氣也。」那秀士聞言感動，回身向著彌勒菩薩至心禮拜，扒起來再

觀金像，不覺放聲大哭。驚得老僧不解其故，急忙問道：「居士，你為何看著菩薩哭將起來？」秀士道：「弟子猛然思想苦海淪，

戀迷俗趣，忙忙碌碌，沒個安身立命之處，真個與泥塊人何異？卻不被菩薩笑死也，教我如何不哭？」老僧道：「居士，你如今才

有些省悟，所以便哭。若再思想一回，只恐怕你哭不得，笑不得，方信是做人難也。」那秀士點頭會意，嘿然走出山門，回到家

中，即與妻子作別，只說往外遊學，卻飄然長往，跳出了利鎖名韁，做個修真者，自號笑笑先生。

　　一日，游到烏江地面，見一個廟宇崢嶸，走近前看，扁額上寫著楚項王之廟。乃知項羽在此江邊自刎。因而立廟，極其顯應。

凡過往之人，欲渡烏江者，必須虔備牲禮紙錢，到廟祭賽，方保得波恬浪靜。若稍有怠慢或祭賽不誠，便立刻翻波作浪，阻住行

程。所以人人敬畏，幾千年來，香火不絕。秀士細詢土人，備悉其詳，因大踏步走進廟中，舉頭一看，果然威靈顯赫，神像兇猛，

殿簾內擠著許多客商，祭者祭，拜者拜，十分熱鬧。秀士對著神像，只管呵呵大笑，覷見殿旁桌上坐著一個化香錢的道士，有現成

筆硯排列，秀士即與道士取過筆來，蘸濃了墨，大書於廟壁上云：

　　平分天下猶嫌少，一陌紙錢值幾何。

　　那秀士題完兩句，擲筆在案，復仰天大笑而出。才離了山門數步，只見狂風陡起，飛沙走石，四下裡陰雲密布，吹得日慘天

昏，分明萬馬奔騰，何異海潮猝至。秀士站住了腳，大聲呼曰：「神其怒我耶？當初說你為人喑啞叱咤，決難成功，究竟身死人

手，為天下笑。而今朽骨何靈，徒貪血食，不思慚愧，尚逞餘雄，爾既無面目見江東，豈獨有面目受一方香火耶？爾今不過塊然泥

像，若果有知有覺，還該遊魂遠去，使像廟速毀，庶可免往來嘲笑之口！」說這項王被秀土奚落一番，果然來得靈異，頃刻日出雲

開，風威頓息，只見廟中人亂跑出來，紛紛嚷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怎麼一霎時間，天地昏黑，連這大王的神像忽然向裡邊坐了。」

秀士聞言不信，疾忙重到廟中，見許多人一層層擠在殿上觀看。秀士也擠上前，定睛看時，果然神像移轉，向內殿而坐。起初手中

仗劍，如今連劍也擲在座邊。更有可異，泥像眼中忽迸出兩行血淚，直流到腮邊。秀士復拍手大笑云：

　　自古英雄本無淚，君今獨灑笑談間。

　　秀士雖雖談笑，心中卻暗想道：「泥塊尚然有靈，為人豈可懵懂。」因此豁然了悟，益加修煉，後證仙果，自後項王亦不復顯

應，但兩行眼淚到今歲久年深，再不收乾。人甚以為異，雲可見泥像又沒有血氣，又不會講話，又不是真面目，不過捏成的土塊，

尚且不落癡愚，見人嘲他笑他，便放出幾分烈性，眼中流淚，做出活人的模樣；堪笑活人，而有同泥塊者一味癡愚迷□不悟，把自
己有知有覺的身軀，卻被那無知無覺的女子顛倒簸弄，如醉如狂，雙目炯炯，卻認泥人為活人，而不知已之活人直似泥人也，以供

明眼人作笑話。而今把這笑話試演將出來，點醒世上癡愚漢，切不可嘲笑在下是泥人勸泥人，辜負我一片婆心。

　　這話出在弘治年間，有個河南進士，姓花名樞，表字中垣，娶過正夫人郝氏，夫婦卻喜同庚，極其相愛。但郝氏秉性端嚴，年

至四旬之外，子息杳然，不容夫君蓄一婢一妾，以分糟糠之寵。花中垣口不敢言，心裡每抑鬱不快。一日，獨坐書房中，呆呆癡

想，飯也不思吃，茶也不思飲，連話也懶得開口。閉著雙眼，惟有長吁納悶，比著那泥塊人只多這一絲氣兒。因口占四句題於壁

上，以寫心事云：

　　四十無兒心罔然，鄰嬰偶過見猶憐。

　　他年塚上泥三尺，錢紙何人掛墓邊？

　　題罷，不覺汪汪淚下。正在那裡納悶，只見一個管家走進書房，稟話道：「有京報人在外邊，報老爺高升了。」即把報單呈

上。花中垣取過一看，乃是吏部推補司道官員，推花中垣補授福建驛傳道，已經命下，憑限甚促，即日便著赴任。花中垣看畢，吩

咐管家犒賞報人，留在外廂酒飯，隨即起身到內，向郝氏說道：「我雖叨補方面，官職榮耀，人以為喜，我卻仔細想來，年已逾

壯，膝下尚無丁男半女，行將為無祀之鬼，做官也是枉然。不如棄官削髮，倒也無牽無掛。」郝氏聽罷，怒氣直衝上太陽，口裡亂

嚷道：「你說話好來得蹊蹺，做官不做官，憑你心上的事，就做官，也與我沒相干。就不做官，也與我沒相干。我總則個孤苦之

命，你要削髮，難道我不會削髮的？我曉得你肚裡，無非怨我不曾許你蓄些婢妝，稱心狂放，所以說出許多懊恨之語。我且喚醒了

你，你命裡若該有子嗣，就不蓄婢妾，自然有後。你若命裡不該有子嗣，任君討了金釵十二行，只恐原作黃梁一夢。我今日便與你

賭咒，自此誓不來拘管，也不隨你去赴任，聽憑你娶二位養子的夫人，日後做個有羹飯吃的鬼。我睜開眼兒看著。」鬧吵了一回，

氣吁吁走進內房，倒身便睡。嚇得花中垣面如土色，搓手頓腳，沒個理會，也去和衣而睡。所謂：

　　人逢樂境增煩惱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　　說起花中垣與郝氏，原是個恩愛夫妻，只因花中垣平日做人多執著，少靈變，昏昏悶悶，被夫人拘管了半生，死守規矩，一毫

動彈不得，恰與泥人一般。今忽地要作非分之想，指望打動夫人通融的念頭，誰知如水投石，一言不合，大傷和氣。諺云：江山易

改，秉性難移，以致郝氏執定偏見，再難挽回。過一宵，明日早起痛哭一場，竟把烏雲般的發兒，盡根剪下，收拾些箱籠，徑往那

無相庵中一個老尼處出家去了。那時弄得花中垣單身隻影，掃盡宦興，不隔半月，福建迎接上任的又到家中，只得草草收拾行裝，

帶了幾個家僮，又延請了兩位幕賓，陪伴赴任。內中一個幕賓，叫做裴肖星，做人十分伶俐，善於湊趣獻勤，吹彈伎曲，無所不

能。為此□於大老之門，皆喜愛之。平昔與花中垣相厚，故邀其同到任所，以解寂寞。正是：
　　蔑片行中他第一，幫閒隊裡號先鋒。



　　法時出外傳衣缽，願把粗臂奉主翁。

　　卻說花中垣喜得裴肖星，朝夕陪伴，一路上說說笑笑，□其寂寞。行過十餘天，早已到揚州地面。那淮揚所在，真個是繁華去
處，令人遊玩不盡。只見：

　　處處香風馥鬱，家家錦帳飄搖。歌樓舞榭倚多嬌，品竹彈絲奇妙。更羨人山貨織，王孫公子連鑣。揮金買笑駐徵軺，比寒食元

宵熱鬧，廣陵不讓五陵豪。

　　那時正值暮春天氣，燕舞花香，更添一倍景致。花中垣泊舟河下，同著裴肖星上崖散步。只見酒館座人如蟻，茶坊飲客如雲，

車東馬西，有幾隊人向前指引的，又有幾隊人在後追趕的。花中垣問裴肖星道：「這些人忙忙奔走，不知作何勾當的？」裴肖星

道：「這班人叫做牽頭引線，凡往來仕宦或公子王孫，要在此地娶妾討婢，畢間要用著他們，才有熟腳。他們靠此為生。上中下三

等女子，通在他肚子裡，所以終日在街坊招攬主顧，卻與媒婆一般。」花中垣點點頭兒，又信步而行。閒遊半日，回到舟中，家僮

稟道：「趁此順風，老爺可就開船了罷。」花中垣道：「且慢，我明日還有些小事。」家僮不解其意。直至夜膳已畢，花中垣帶幾

分酒興，向著裴肖星道：「老裴，你方才說的牽頭，明日你可去找他來，我有話吩咐他。」裴肖星早解其意，即忙應聲湊上去道：

「老先生內裡無人奉侍，正該在此地娶一位夫人，同去赴任。一則主持中餽，二則生個公子，蟬聯科第，天相吉人，極是美事。

該，該，該。」一連說了七八個「該」字，說得花中垣滿臉堆笑，撫著裴肖星的背曰：「知我心者，兄也。妙人，妙人。」裴肖星

又加意獻勤道：「晚生明日清早便去，把老先生台旨傳諭他們，刻下著他們尋個上號的來說，管教春風得意馬蹄疾，紫燕雙雙到玉

堂就是了。」是夜，花中垣說動了心，再睡不去。

　　裴肖星巴到天明，悄然登岸，去不多時，訪問著一個總牽頭。他正有一個上號的在那裡，要覓主顧。裴肖星不勝歡喜，便邀他

到船中，見了花中垣，備述那女子之標緻，真是人間罕有，世上無雙。說得花中垣魂飛魄蕩，況久曠之人，慾火如焚，恨不得就抱

在懷裡，親之弄之，抽之疊之，有一刻難熬的光景。那忙吩咐家僮取出元寶一對，彩緞十端，若看得中時，即便為聘定之禮。另外

又封見面錢二兩，交與牽頭，著個家僮，捧著禮盒，選隨他去。花中垣換了一套整齊衣服，同著裴肖星，又跟隨十來個家僮，一行

人簇擁前去。約行裡許，那牽頭同著他家僮，早在路傍伺候，指著東首一個小小牆門，掛著斑竹簾，道聲：「這家就是了。」那牽

頭掀開簾子，先讓花中垣走進門去，其餘都隨在後邊。才到中堂，一個老媽媽忙來迎接，深深萬福，道一聲：「客官，請坐了。」

須臾，丫鬟拜出兩盞香茶，老媽媽慌忙接來，雙手遞與花中垣，又回身遞與裴肖星，獻茶既畢，老媽媽欠身道：「小女還在那裡梳

妝，恐勞客官久待。請到裡面花樓下坐罷。」一行人走進裡面，坐定看時，又另是一番景致：

　　賞不盡庭栽花卉，未嘗識面笑迎人。觀不了縷列珍奇，但見名公詩滿壁。

　　坐在下首，等不及花中垣通名道姓，乃先問婆子道：「請教媽媽高姓，可就是本地人麼？令愛還是親生的，是過繼的？尊庚幾

歲了？」媽媽答言道：「老身姓崔，本貫江寧人氏，僑寓淮揚，不幸先夫去世，止遺此女，一點骨血，名喚命兒，今長成一十六歲

了，不瞞客官說，女大不中留，巴不得尋個主兒，與他婚配。一來完其終身大事，二來老身暮年有靠。」裴肖星道：「原來是親生

的。你好造化，這位花老爺現任福建驛傳道，如今就要去赴任了。為因中道斷弦，沒有內眷，故此到貴地尋娶一位夫人，適才這位

令親說，令愛才貌雙全，聘婷出眾，故此花老爺特來親訪，只求令愛一見，在學生身上，管教玉成其美。」老媽媽又欠身道：「多

謝，多謝。」話猶未畢，丫鬟轉出屏風，報一聲道：「姑娘出來了。」花中垣抬頭觀看，果然是個絕色女子也，只見他：

　　顏如玉琢，體似雲輕，星眸翠黛畫分明，犀齒櫻桃紅襯。金蓮窄窄，〔女弱〕香塵怯小，臨風難禁舉，舞袖整烏雲。含羞含笑

拜深深。人生到此那得不銷魂。

　　那媽媽引著女兒見了花中垣，便扯過椅來，也打橫坐在側首。可笑那花中垣一見此女子，倒像嚇壞他一般，眼睛也定了，涎唾

也流了，口也不開，身也不動。裴肖星挨近前來，問道：「可看得中麼？」一連問了數聲，卻似問了泥人，睬也不睬。眾人皆掩口

而笑。媽媽也掩口而笑，連這女子也忍不住笑將起來。誰知女子一笑，花中垣一發魂了，呆呆酥攤在椅上，再不起身。裴肖星只得

扯那媽媽在外廂去說道：「這位花老爺因夫人存日拘管得十分嚴管，服侍的不過粗蠢丫頭，使喚的無非蓬垢婦女，就出去又著個小

舅子來看守，並不曾放鬆一步，容他窺覷什麼美貌女子。到如今沒人拘管，思想嘗個新兒，忽然見了令愛，譬如小學生離了學堂

門，偶拾著個泥傀儡，眉飛目跳，恰像拾著一個稀奇寶貝，歡喜得只要打滾。況令愛姿態果然有趣，無怪風魔了張解元也。他現帶

百金聘物在此，媽媽若嫌少時，待學生再從旁幫襯，包你個稱心滿懷。但有一說，學生月老之敬，也要加厚的。」老媽媽道：「這

個何消說得，只要求相公幫襯幫襯。」裴肖星道：「若幫襯成時，你老人家還住在此間，還是也要隨令愛去的？」媽媽道：「老身

放心不下，隨去便好。只恐花老爺不肯相容。」裴肖星笑道：「要相容，也是易的，但你我俱是單身，一路去，望老娘也相容一相

容。就把月老之敬權為薄聘，何如？」媽媽嘻嘻一笑道：「盲鰍思相老娘天鵝肉吃。」裴肖星把他肩上一捻道：「才娘我做了鰍

也，怕不得呢。」

　　兩個耍笑一回，走來看時，花中垣依然呆坐在那裡。裴肖星只得高聲叫喚道：「花老爺，可回到船中去，用過早膳，再來坐

罷。」花中垣方才如夢初覺，立起身來道：「真個好，真個好。老裴可就僱一乘轎子，抬娘娘到船裡去罷。」裴肖星禁不住大笑

道：「老先生真恁這般性急，聘禮還沒有停當，如何就好抬去？」花中垣道：「聘禮帶在這裡，怎不快快停當？」裴肖星道：「媽

媽嫌少，若真個要娶時，還要求增兩倍，使用在外。」花中垣道：「這也說不得，快叫家僮到船中去照數取來，今晚就要抬去的。

」裴肖星道：「娶妻事情，自古雲，朝晨種樹，晚間乘涼，這是不消說的。但還有一件也要講過，他的媽媽必要隨去的，隨去之

後，免生不免……」花中垣道：「不免什麼？」裴肖星帶著笑道：「烈火乾柴，總之不免而已。」花中垣性急，要女子上□□，道：
「許他隨去便了。，免不免，我不管這閒帳。」因此裴肖星也喜得頭輕腳重，急忙摧足了聘禮，吩咐管家，僱了兩乘轎子，又僱幾

名扛夫，幫著媽媽收拾傢伙行李畢，直亂到黃昏時候，方才得到船中。

　　媽媽先下了轎，扶著命兒，鋪了紅絨單，下個大禮。命兒便把身子一扭，推著媽媽道：「你要拜便拜，我是不拜的。」花中垣

又驚又急，慌忙親手扶住道：「我該拜接，如何敢煩你拜？」此皆因夫人當初尊大之極，威嚴之下，卑躬曲體，但知丈夫之該得拜

女子，不知女子有拜丈夫之規矩也。所以見媽媽喚行大禮，反認是妻綱倒置，直恁著忙起來。那命兒年紀雖小，他一雙俊眼早已瞧

破花中垣是個癡呆漢子，先把開章第一義打個擂台，後來好憑他簸弄。花中垣已墮入迷魂之陣中，那裡做得斬魔君，把慧劍來劃破

機關？是夜，擁著命兒就寢，如餓鷹見肉，吃個盡飽。

　　命兒原係梳籠過的，其味深嘗，全無畏怯之心。蜂狂蝶舞，弄得花中垣像個雪裡漁翁，抖做一團。但口中不住的叫道：「活

寶，活寶，我快活死了。我雖曾娶過，像個家常腐飯，日日擺在口邊，就不吃時，只得勉強吃下幾口，怎像你如海外珍羞，有幸得

嘗，但恨我吃不下，那裡有吃得厭時？今宵，只像持長齋的，初次開葷，免不得笑我太饞。」命兒聽了，忍不住笑道：「饞得有

限，單討舌頭上便宜。」兩口說說笑笑，不覺天明。花中垣又睡了，直到中午起牀，走到外艙。

　　只見裴肖星也打合老媽媽上手，被他弄得被疲力倦，坐在那裡打瞌睡。聽得花中垣步履之聲，只得掙扎起來，舉手作賀道：

「恭喜，恭喜。」說猶未畢，禁不住幾個呵欠。花中垣答言道：「你也恭喜。」口裡一樣取笑，卻也禁不住連連呵欠。所謂：

　　泥馬笑泥牛，一樣難禁馳驟。苦風狂雨疾誰堪鬥。少不得腳軟身酥，弄做一團兒才罷休。

　　自此，兩對新郎在船中竭力取樂，倏忽數天，已抵杭州。崔命兒向花中垣道：「我久慕西湖景致，今日到此，豈可不游？」花

中垣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少被夫人拘管，後被宦途羈縛，也尚未識西湖之面，如今和你去快游一回，庶不負良辰美景。」便吩咐家

僮，僱了轎子，打頭抬著命兒、媽媽，自己同裴肖星隨後，向西湖進發。游遍了南高峰、北高峰、西湖十景塘，又下了湖船，游到

湖心亭、放鶴亭、六轎花柳，處處賞玩。傍晚，又坐了轎，抬到昭慶寺游耍。這昭慶寺原是：

　　唐朝古蹟，元代修傳。佛殿上坐丈六香身，精藍耀目；山門外聚四方珍貨，油壁停驂。更有賽州中馳名金扇，比常熟巧塑泥



團，春來遊客爭求玩，不惜銀錢。

　　花中垣攜著崔命兒，隨喜過上方佛殿，回身再到寺外觀看。命兒見舖子上排著許多泥孩子，約有一尺長短，唇紅臉白，做得巧

妙，活像那新養娃娃。心裡十分歡喜，內中揀取一個，忙喚家人買來，自己抱回船中，不肯一刻放手。花中垣笑道：「這是泥做的

死東西，你何消如此珍愛？你若心裡喜得小孩子懷抱，快與我掙一個活的出來，這才是無價之寶。」命兒笑道：「我看你老遲貨未

必掙得出個活的，且把這假的來消閒耍子，倘然能弄假成真，也笑你的本事。」大家取笑一回。命兒還將泥孩子取名引哥，吩咐大

小家人婦女，不許也叫引哥，通要稱做小相公。就在杭州喚個媒婆到船，托他去僱一名乳娘，專意懷抱那泥孩子。又著兩名丫鬟，

早晚幫他付侍。再令裴肖星去請一位算命先生過來，與小相公推排八字。就把那買泥孩子的日時，當做生年月日。那先生仔細推

詳，乃向裴肖星道：「這乾造是戊子戊辰，戊子辛酉，看起年月日上，一派是土，獨時上辛金透露，與子水合局。金水傷官，偏能

剋土，土為本身，被其傷克。週歲左右，妖悖星過度，須防跌蹉，有妨身命。況命坐華蓋，只該捨身空門，富貴人家，恐招他不

住。」命兒聽了，大有不樂之意。打發命金，甚是寡薄。」花中垣道：「他也不是活神仙，你惱他則甚。」便吩咐開船。

　　兼程而進，一到任所。命兒泰然作夫人，居之不疑，恣其所為，手下人也有稱他是奶奶的，也有稱他是太太的。花中垣自揣本

事不濟，只得把這些虛名來奉承，以求其歡喜，連自家口中也不住的叫奶奶長，奶奶短，見其喜則喜，見喜怒則憂，敬而畏之，無

異昔日之害怕正夫人也。所以見他喜歡那泥孩子，花中垣隨他的意兒，也一般樣喜歡。進公衙不脫袍服，便急忙抱在懷裡，又兑換

許多金寶，做個帽兒與引哥戴。置買許多錦緞，做個衣兒與引哥穿。有時命兒思想要引哥笑，怎奈泥人不會笑，乳娘們捧著泥臉兒

嘻嘻的做笑，便搗鬼道：「小相公見了奶奶歡喜，在那裡笑。」命兒便叫聲：「肉，笑得好。」花中垣便從旁插口道：「我的親

肉，果然笑得好。」有時命兒思相要引哥哭，怎奈泥人不會哭，乳娘們對著泥嘴巴，啞啞的做哭，便道：「小相公思想，奶奶在這

裡哭。」命兒便抱過去，道：「娘在這裡，我兒莫哭。」　又指著花中垣道：「可是爹爹憎嫌你是死貨，你惱著哭將起來麼？」花

中垣便順他意兒道：「惱哭了我兒，爹爹委實該打。」有時遇著吃飯，乳娘搗鬼，道小相公要思想吃恁東西，命兒便喚人取來，擺

在泥孩子面前，乳娘落得替他一飽。有時或是天寒，或是天暖，不說小相公傷風，定說小相公傷熱，命兒便祈神問卜，花中垣便延

醫診視，就是極苦之藥，乳娘也免不得替他吃下幾口。有時天上聞雷，或是家中物件擲響，乳娘便道驚壞小相公了，須要取赤金煎

湯與他吃才好。花中垣便去取赤金來煎湯，誰知乳娘要打首飾，捏出這端鬼話。更有絕怪事情，命兒喚小丫鬟撒溺在地，說是小相

公小解，早間起來，把乾絹拭泥人之面，說是小相公梳洗。暑天卸下泥人衣服，輕輕放在淨盆之內，說是小相公洗澡。洗澡既畢，

抱在北窗之下，喚丫鬟們更番打扇，說是小相公乘涼。至於吹笙搖鼓，鬼臉風箏，凡是小孩們戲弄之物，若命兒有令要買取時，不

論隔省隔府，路遠路近，花中垣一定著人取買，羅列在泥人之前。命兒方才歡喜。

　　所以屬下官員並衙門人役，通曉得衙內小相公如此鍾愛，只認是晚年得子，掌上之珠，因打聽得將次週歲，這些官吏把來做個

趨奉上司的題目，也有餽送金麒麟的，也有餽送金杯盞的，杯上俱刻著某人為公子壽，或刻著某官為世兄壽。本處鄉紳又合做個錦

屏備辦羊酒作賀，不知費了許多金錢，卻原來趨奉一個泥人，豈不可笑！命兒本是癡狂女子，喬妝弄鬼，已屬可怪，堪笑花中垣有

知有覺，曾讀過幾行書，功名顯達，胸中豈不了了，卻與愚婦人一般見識，認假為真，要做週歲就做週歲，要受慶賀就受慶賀，如

絲穿傀儡，惟憑提線者指揮如意，以活人而直似泥人，安得不認泥人做活人耶？

　　週歲之日，開設慶賀筵席，唱戲作樂，一連鬧了數天，弄得人人困倦，個個精疲，捱到黃昏，丫鬟們倒身熟睡，並沒個去幫那

乳娘看管引哥。那乳娘酒量盡高，但酒後偏要使性，是夜多用幾杯，口裡只管嘮嘮叨叨，罵道：「賊潑賤們，想通摟著漢子去入

〔毛皮〕了，不見一個影兒來幫助老娘，教老娘獨自抱著這泥塊兒，冷清清呆坐在地下。」不想命兒也早與花中垣就睡，聽見乳娘

這話不中聽，心上好生不快，便接口道：「丫鬟們那有漢子？除非我同老爺睡在這裡，你分明把這惡言來奚落我！你這賊潑賤，好

生沒理！」一頭罵，一頭穿衣襖，思量要去打這乳娘。那乳娘曉得命兒性子平昔凶劣，今不合出語冒犯，醉裡情慌，急忙要跑到自

己臥房中躲避，懷內抱著泥孩，手中未取燈火，不提防戶檻之上，睡著一個貓兒，氣急心忙，又帶七分酒意，被他絆了前腳，滑倒

一聲，跌下一交。跌得兩膝皮開，頭顱血迸，早已悶在地下。命兒又是急性的人，也不及取燈，便趕出來打他，不想他跌悶在地，

金蓮窄小，一腳正踹在他身上，也撲的絆了一交，跌痛了嘴唇皮。叫一聲「阿呀，不好了」，便哭將起來。

　　花中垣睡夢之中，猛然驚覺，急急披衣取火，走往看時，只見兩個女子跌做一堆。命兒哭道：「疼，疼，疼。」乳娘也哭道：

「疼，疼，疼。」花中垣連忙扶起命兒，喚丫鬟起來，扶起乳娘。那曉得乳娘身子下壓得泥孩兒粉碎在那裡。有只《黃鶯兒》為

證，詞云：

　　堪歎那泥孩，醉婆娘懷裡揣肥，軀倒壓將他害。頭兒弄歪，腳兒亂踹，粉姿玉質今安在。氣癡呆，親親活寶，一旦化塵埃。

　　看官，你道這泥孩謂何便壓得這般粉碎？只因那乳娘正在醉鄉，手足酥軟，跌下去，無力保護，一也；更加命兒跌下，又添一

人之重，二也；跌傷疼痛，暗中掙扎，不免掀翻〔足桑〕踐，三也。不過泥做的東西，怎經得三般傷毀，所以彩應了算命先生之

口，算道有個歲關煞水勃臨宮，須防跌蹉。如今想將起來，酒本屬水，女為妖孛，今乳母弄酒，以致傷身，豈非水剋土之兆耶？則

泥人成敗，元有氣數可推，何況活人而不肯樂天知命，致一腳失錯，常有不免粉身碎骨者，泥人即明鑒也。

　　再說崔命兒見泥孩粉碎，放聲大哭，捶胸跌腳，滿地打滾，活像個真死了兒子一般。花中垣以命兒所愛亦愛之，也一樣放聲大

哭，拾起那粉碎的泥塊，只管叫道：「我的親肉嗄，兀的不痛殺你娘也。」哭聲震天。裴肖星正和那老媽媽在外廂顛鸞倒鳳，媽媽

放出老騷身分，摟住著裴肖星，雙腳朝天，呀呀浪起來，道：「冤家快入死老娘罷！」浪得正銷魂時候，裴肖星忽聽得裡邊大哭之

聲，不勝驚訝，乃向媽媽道：「更深夜靜，這是你女兒的聲音，不知為何在那裡啼哭？」媽媽道：「想是也在那裡幹事，故爾啼

哭。管他則甚？」裴肖星笑道：「好胡說，幹事只有笑的理，那裡有哭的理？」媽媽道：「你總是蠢才，曉得恁麼？大凡幹事，遇

著風流子弟，幹得快活，求死不得，便作嗚嗚啼哭之聲，此所謂樂極生悲也。或遇著疲兵敗將，望門流涕，幹得不爽快時，打熬不

過，便要怨媒人或是怨爹娘，也不覺啼哭起來。此所謂紅顏悲薄命也。這兩種啼哭，總在幹事上起見，你如今若不努力，少不得也

惹我老娘哭起，你照管了自己，再管他家說罷。」又重新浪得一個不肯歇手。

　　裴肖星側耳聽去，聞其啼哭愈甚，等不得媽媽歇手，急忙披衣下牀，叩門而入。燈光之下，但見花中垣抱著命兒，乳娘抱著碎

泥孩，攪做一團，在那裡啼哭。裴肖星細叩丫鬟，方知其故。媽媽此時也跑將進來，上前扶定命兒，裴肖星扶定花中垣，百方解

勸，其哭稍止。捱至天明，命兒吩咐衙內人等通要掛孝，花中垣批諭單出去，著該縣工房備一具上號小棺木進署，認真說小相公死

了。府縣屬官俱來弔候，花中垣穿著素服，滿面哀戚，照長子喪服之例，名帖俱寫個期服某人收淚拜，擇日入殮，用僧道二十餘

眾，做七晝夜水陸道場。哭得崔命兒有絲沒氣，花中垣撫棺大慟。裴肖星無恥，也頭頂孝巾，身穿孝服，陪著大哭。當時有歌嘲笑

云：

　　笑癡人，只為那泥孩破，你也哭，我也哭，陪堂的也來哭。陪堂的，你哭是因何故？道，是勸的，只管勸，哭的不住哭，你兩

下裡的傷悲也，天，我的老媽兒受了苦。

　　花中垣不捨得命兒日日啼哭，無恨可泄，把乳娘重責三十板，發回杭州。裴肖星從旁設勸道：「如今總則要著人押這乳娘回

籍，何不趁便，待晚生回去，則昭慶寺前照樣再買取一位小相公，星夜趕回，以解夫人憂悶，何如？」花中垣作謝道：「若得如

此，足感厚情，今晚就煩啟行罷。」命兒在房壁後聽著，大嚷起來，道：「好不識羞，一個泥孩子招他不住，還想再去尋第二個

來，討這樣煩惱，你當初便說道這樣死東西，珍愛他則甚？就是讖兆不佳了，後來你畢竟吩咐乳娘故意把我孩兒擲碎，如今中了你

的心意了，你若快快掙還我一個無價之寶，萬事幹休，若沒個本事掙還，我總則是無嗣之鬼，拼這殘生，撞死在你身上，斷不肯做

現世報，被人說道，一個泥孩子招不定的薄命賤東西，把這笑話傳出去。」花中垣要他回嗔作喜，乃滿口應承道：「包你一年之

內，掙還你一個活寶。你再不須提起前情，惱壞身子。」因此花中垣廣搜補陰種子之方，日裡服藥，夜間便去試驗藥力。五旬將近



之人，精氣已衰，惟憑藥助火命，但要自取其樂，那管他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不勾一月光景，花中垣弄得兩腿酸木，腰肢屈曲，

再坐不起，如同死鰍一般。又誤聽一方士之言，取女人真鉛，同這海狗莖及起陽石等金石之藥，鈍火練成，叫做補天接命丹。花中

垣服過兩丸，其陽挺起如鐵，痛不可忍。命兒見了，淫心蕩漾，便爬將上去，做個倒澆蠟燭，恣意抽送。不想花中垣是久虛之人，

當不起狂藥攻擊，陽精一迸，盡是血水，流個不住。須臾，便掛冠而去了。要求養一個活者，而不料自己先死矣。聞者因而歎曰：

「花中垣、崔命兒，其人也，其名也，其事也，觀者苟非泥人，當回味三思，不應看作笑話，而亦宜猛省其為癡且愚也。

　　中垣既死，家人分散，宦橐把其屍柩即埋於昔日葬泥孩兒之側，氣數有盡，同歸黃壤矣。裴肖星攜著媽媽、命兒，重向煙花隊

中賺覓衣飯，而裴肖星儼然為煙花主人。笑者曰：「篾片下場頭，慣吃鳥兒飯，不禁為之絕倒。」

　　評曰：寫癡處，真正癡，寫愚處，真正愚。寫像泥人處，真似泥人。雖是笑話，卻是真話。因下一轉語云：君今若悟言非假，

笑裡機鋒亦度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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